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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人在旅途

嵊泗速写
陈少敏

心灵隽语

一方福田 文/摄

拍荷有感

渔获

在海港，栖身于此的祖辈，日出之前在暗夜
划桨出海，衣衫褴褛，神情木然。夕阳斜下，带着
一身疲惫降下风帆，回港靠岸。孩子饥饿的哭声
在耳边回荡，老人沧桑的皱纹写满忧伤。一年又
一年，挣扎着，翻滚着，岁月啊，你为何如此漫长？

旧时渔歌《渔民苦》唱道：“渔民头上三把刀，
渔霸海匪加风暴。”木帆船破旧不堪无钱修补，为
生存只得咬牙冒险出港。清人徐时栋《洋山行》记
录：“今年海中多盗贼，四月将半尤商量。”“不去
忧冻饿，既去忧死伤，不去身逼迫，且去心惊惶。”
官家厘税猛如虎，海盗猖獗要人命。一直到解放
前，渔民出海就像走了一遭鬼门关。

那天，我们一行来到新的嵊泗。
海阔天空处，一片白浪从海上奔腾而来，远

方传来了海轮呜呜雄鸣。一艘艘大小不一的铁甲
渔船整齐排列在海港，红旗飘展，仿佛一群跃跃
欲试的战马。浪涛由远及近，轻快地拍打着船舷，
幻化成一朵朵浪花的笑脸。

我们坐船当一回渔民，引擎声突突作响，溅
起的水花像一盆盆晶莹的珍珠往两边泼，闪耀着
霞光的小船贴着水面匀速前行。

“收网咯！”船老大年过花甲，敞着黝黑的胸
膛，精神抖擞，“哗啦啦”一声把网里的收获倾倒
在甲板上，惹得一船人惊叫雀跃：“这是青蟹！”

“红红的，扁扁的，是叫牛舌鱼，真像！”
“还有还有……”

民宿

一间石头房子，伫立在海边山坡上，斑驳的墙
面似乎将时光定格在古早岁月。房顶瓦片上压着
重重的石块，那是海边居民们为防台风而创造的
朴素的智慧。

进入房子内部，完全是新的天地，现代化的
温馨装饰让游客流连。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些石头房子也有重
获新生的故事呢。”

民宿的主人是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小伙，高
高的鼻梁，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一袭白衬衫
更衬托出大海的蔚蓝。他是嵊泗本地人，从上海
大厂归来，脸上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镇定，
他娓娓道来石头房子的故事——

石头是当地光洁坚硬的花岗岩，在旧时物资
匮乏的岛屿上，石头就是最好的建材，石屋冬暖
夏凉，牢固得连台风也无可奈何。繁华的年景，抬
眼望去，山坡上的石屋密密麻麻，是海岛最独特
的风景。小时候村里热闹非凡，小路两旁开了不
少店铺，每逢佳节挤得水泄不通。

时光荏苒，不知什么时候起，村里的人变得越
来越少。读书考出海岛的年轻人不愿意再回来，去
到大城市打工的人们把这里当成了梦里故乡，孤独
的阿妈啊，时常向大海远方眺望。海风日复一日，石
屋愈发沉默，外墙渐渐被青藤爬满，仿佛逐渐睡去。

今天，年轻人回来了，石屋像重新打扮的新
郎，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不再是“被遗
忘的角落”，他们的笑声如此爽朗。

凉爽的海风吹过民宿群，家家门前有鲜花摇
曳，环境整洁，让来宾不虚此行。

餐饮店、咖啡店、非遗手工制作……年轻人
常有创意，古老的海岛啊，又有了崭新的活力。

涛声

入夜，远处的海浪起伏不定，今夜有台风，嵊泗
涛声如雷，一阵比一阵急切，像战鼓燎原，似有千军
万马呼号奔腾。后半夜朦胧中醒转，侧耳聆听，涛声
比前半夜平静了许多，古战场兵马已然撤退。

一早，我们来到和尚套景区，崖壁腾空，飞鸟
翱翔，此时的涛声沾染了空灵禅意，海浪拍打着
礁石，轻柔而坚定，似暮鼓晨钟，似早晚课诵，涛
声卷起千年的风霜，度过无数不眠的夜晚。

下一站，网红打卡地左岸公路。人间咖啡香，
灼灼花草意，年轻的情侣们相拥呢喃。走出咖啡
屋，豁然开朗，脚踏车无声滑过路基，微风绕指
柔，海岸洗净心中所有的尘埃。这里的涛声是爱
的歌唱，是对未来的想象。

嵊泗，我会再来……

自从北宋周敦颐写了《爱莲说》，“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名言便一直
被引用，从未被超越。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一早上跑了两
个公园——定海公园和定海湿地公园。定海
公园内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荷池”，池中荷
花以粉色居多，还有深红色、粉白色，其间
也有一些黄色的睡莲点缀着。拍照那天，大
部分荷花还沉浸在暮春的怀抱里不肯出
来，只有少数心急的小荷悄悄地探出头来，
好奇地看着这个初夏，正好赶上了微风不
燥、夏阳不烈的好时光，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清欢入心田。

我拿起手机就开拍，看着荷花粉嫩可爱的
样子，早就把最近学的一些拍摄技巧抛到九霄
云外了，只捡那些可爱的拍。微风过处，送来
缕缕清香，那些粉嫩可爱的小脑袋调皮地摇
晃。看着这些花儿们，我似乎返老还童了。

可是，毕竟我已到了花甲之年，“返老
还童”只是一种幻想罢了。

年岁渐长，爱荷拍荷依旧。最爱“莲之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香远益清”。拍荷花一般拍它的三种生命状
态：一是含苞欲放，内敛而充满希望之美；二
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放期，热烈而不炫
耀，高光而不娇艳；三是收尾凋零期，那是一
种衰而不败、“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回味期。

爱前两种美容易，爱衰败期的残荷需要
岁月和阅历的沉淀，我也是到了花甲之年，
才慢慢爱上了拍残荷的。说实话，年轻的时
候对残荷是视而不见、不屑一顾的。

我慢慢地开始观察残荷，只要有好的光和
影，残荷其实也可以有各种美，悄悄地靠近，再
把镜头拉近，就会特写岀残荷叶面的脉络之
美、倒影中荷花残枝的线条之美，那是一种返
璞归真的古朴素雅、沉稳大气。

雨中残荷，则是另一种意境之美，想象雨
中残荷滚动着透明的珍珠似的大颗雨滴，在
薄雾蒙蒙中，在斜风细雨中，轻轻摇曳，深情
款款地接住了江南雨露的滋润。这样一幅江
南残荷听雨图，一定会很美吧？想想都美呀。

待到今年初秋时节，我一定要约上三五
好友一起去拍拍残荷，去看看它们如何优
雅地老去。

五六月的老家，漫山遍野开着艳红的虞
美人，花瓣柔薄如绸，花茎纤秀婀娜。风起花
舞，宛如怀抱琵琶的仕女浅吟低唱。凭窗远
眺，连片花海恍若天际流霞，又似流云锦绣坠
落人间。坡间丛生着矮冬青、粉艳野杜鹃、素
白蔷薇，还有随风轻晃的狗尾巴草，各色草木
相映成趣，热闹得如同一场山野间的盛会。

某天，山下不远处一户人家，一个女孩
正独自缩在角落低声啜泣。她眼眶泛红，身
子微微发颤，像株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小
花。她双臂环住自己，将脸埋在膝头，满是
无助。一旁的母亲面色难看，压着声音满心
无奈地数落：“你这样，往后可怎么办呐。”
说话时，手不自觉用力捏了捏她的胳膊，肌
肤上留下几道浅浅的印痕。旁边几位亲戚
围在一旁，低声议论着：“读书不上心，往后
可怎么办呢？”

她是犯下了什么弥天大错吗？其实并没
有。不过是没能考上母亲心心念念的那所
高中罢了。可在母亲眼里，这件事仿佛让整
个世界骤然倾颓，她固执地认为，女儿往后
的人生就此蒙上阴霾。往后的朝夕里，失落
与郁结始终缠在她眼底，心绪也常常失控，
动辄便对女儿呵斥责备。日复一日，磨去了
女孩往日的光彩。她变得敏感怯懦、满心自
卑，曾经清亮有神的双眼，慢慢变得黯淡。
她试着鼓起勇气吐露心事，换来的却总是
母亲激动的斥责：“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母女二人的隔阂越来越深，很多个瞬间，她
都暗自觉得，自己竟比不上山野间自在生

长的野花。
后来，女孩长大、工作、成家了。可年少时

的那一幕，却屡屡闯入梦境，往事像一袭浸满
深秋冷雨的蓑衣，沉甸甸的湿冷，萦绕不散。
她总忍不住遐想：若是昔日母亲能收起斥责
与打骂，以温柔鼓励相待，看见她身上独有的
光亮，命运的轨迹会不会得以改写？

一日，电视上正在播出青年人才表彰
会。她留意到，许多佼佼者都毕业于职业院
校。有人扎根山野，辟茶园、筑雅舍，深耕传
统茶道，以精湛的制茶、烹茶技艺迎来八方
游客；有人潜心钻研土木手艺，砌墙贴砖、
涂装布线，技艺娴熟精湛。他们凭实干立
身，在平凡岗位上光芒万丈，赢得满堂赞
誉。当下职业教育愈发兴盛，工匠精神也乘
着时代之风，在各行各业熠熠生辉。

牡丹，素来是花中贵品。山野间难觅其
踪，恰如写字楼里精致干练的都市白领，妆
容雅致、身姿挺拔，是升学赛道上的佼佼者，
是世俗眼光里的成功者。虞美人却截然不
同，它没有牡丹那般矜贵出身，生来便似田
间野蒿，默默生长，无人留意。可它从未自甘
沉沦，默默扎根，暗自蓄力，花期一至，便热
烈绽放，白、粉、艳红的花朵漫遍街巷与山
坡，开得肆意又绚烂。如今，它早已摆脱野草
的身份，堂堂正正移入花圃，被悉心珍爱。

一花尚知奋力生长、改写境遇，活出独
有的风华，何况是人呢？

每一朵花，都有专属自己的花期。再平
凡卑微的生命，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盛放。

生活滋味

洛水

人生自有花期


